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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蔺福平

匾额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精品，以凝
练的诗文、精湛的书法和深远的寓意，将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融为一体，集
字、印、雕、色之大成，写景状物，言表抒情，文采考
究，意境深远，被誉为“古建筑的灵魂”。

在晋祠博物馆的所有建筑中，现有楹联匾额共
计219副，其中圣母殿是楹联匾额最集中的地方，其
内容大多为赞颂“封桐”给三晋人民带来的福泽，立
意鲜明，书写和雕刻手法精炼。

圣母殿上高悬于建筑正中央的“圣母殿”牌匾非
同一般，它是我国“国保级”匾额之一。该匾额为木制
立匾，长2.3米、宽1.3米，“圣母殿”三字为楷体，摹以

《颜真卿法帖》而加工放大，雕刻精美。在晋祠博物馆
众多匾额当中，“圣母殿”的匾额显得低调，它虽不常
被人提起，实则非同一般。

在圣母殿前廊正中悬挂的匾额“显灵昭济圣
母”，立匾加饰白云朵式花边，是北宋原物。据《宋会
要》记载：“熙宁十年封‘昭济圣母’，政和元年加封

‘显灵昭济圣母’。”
前廊右侧的“永锡难老”一匾为篆书，山西祁县

晋商渠家渠本翘于光绪十五年撰并书。“永锡难老”
语出《诗经·鲁颂》，“锡”通“赐”，意即永远赐予青春
长驻，这里有祈求、赞颂晋泉永流不息之意。该匾采
用阴刻、弧形、贴金的手法，由于光线与视觉的反差，
当人们凝视时，字体一会儿凸出、一会儿凹进，十分
有趣，人称“活字匾”。

一些匾额为皇帝所书，如清朝同治皇帝题写的
“惠洽桐封”，光绪皇帝题写的“惠流三晋”等，这也说
明了晋祠及圣母殿当时的社会地位。

这里还有清代山西巡抚曾国荃的“恩周万禩”、
清代山西巡抚鲍源深的“惠普桐封”。古代的文人墨
客，一来晋祠，便被这里碧波荡漾、绿水环绕的美景
所吸引，这里“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微风
轻轻拂过，便有万千思绪涌起，不由得赞叹先贤给人
们带来的福泽，留下题词“坤厚载物”“含弘光大”“万
汇含孳”“惠泽长流”“灵源惠泽”等，这些匾额也值得
人们驻足欣赏。 （《太原日报》）

晋祠圣母殿 匾额意韵长

□侯文宜 杨丽

在广袤无垠的中国大陆，有一
方钟灵毓秀、历史悠久之地，自古便
以濒临黄河、内揽太行的山川形胜
而著称，此即“晋国”（今山西一带）。
在先秦典籍《左传》中，这里被誉为

“表里山河”固若金汤。绵延八百里
的太行山，上接燕山，下衔秦岭，既
是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的地理分界
线，同时还是京冀晋豫四省市之界
山。古语云：“太行，天下之脊也。”这
气势磅礴、巍峨挺拔的太行山，在一
代代诗人作家的吟哦与叙述中，形
成了意蕴丰赡的“太行”意象，形绘
出一幅文学太行的大写意。

一

巍巍太行山，浩浩中华魂！太行
山从北向南蜿蜒起伏，像一条巨龙
卧伏在华夏大地上。明《潞安府志》
记载：“居太行之巅，据天下之脊。自
河内观之，则山高万仞，自朝歌望
之，则如黑云在半天。”这样一种山
岭纵横的恶劣环境，一方面滋生了
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愚
公移山等沉雄壮美的神话故事，另
一方面也锤炼了太行儿女的意志，
孕育出他们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
性格。正是这种顽强不屈的文化心
理，成为太行民众生生不息的原动
力，构筑了刚毅坚韧的太行精神，并
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太行
山也从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之脊”被
赋予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脊梁”，“太
行”意象由此进入中国历史文化之
中，成为一个大写的文化符号，被古
往今来的文学作品反复咏颂。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直接以
“太行”作为咏颂对象的诗文比比皆
是，例如曹操、李白等诗人的名句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欲渡黄
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北上
何所苦，北上缘太行”；元好问、郝经
歌咏太行山旺盛元气和精神风骨的
诗句“太行元气老不死，上与左界分
山河”“举首见太行，逸翠蜚万丈。爽
朗肝胆张，豁达气宇旷”。这些诗歌
表面上看似多慨叹太行山之险峻，
实则却表达了一种雄豪无畏之气和
坚韧不馁的精神。由此可见，从上古
英雄神话到近古诗文创作，积淀出

“太行”意象丰富而沉郁的双重内
涵：它既包含雄浑高峻、充满艰险之
意，也蕴含了不惧困难和勇于挑战
的英雄主义情怀，两重内涵共同构
成“太行”意象阳刚美的审美特征。
伴随着时代的演进，这种“阳刚美”
也在增添新质，并成为中国现当代
文学书写中的重要元素。

二

中国现代文学拥有强烈的红色
基因，“太行”意象也成为新文学中
与人民革命事业息息相关的核心意
象。其中最突出和震撼的，无疑是抗
战文学中对抗战前线和“太行山脊
梁”的书写。

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抗战
时期，进步作家活跃于太行山主战
场，以笔为枪，在纪实文学中对“太
行”意象在质蕴上加以艺术升华，赋
予其“新中国圣山与脊梁”的时代内
涵。如爱国将领续范亭在《“七七”抗

战六周年寄晋西北同胞及诸同志并
以自勉》中生动地写道：“中国近代
产生了一个新的巨人，这个巨人足
抵长江，头在延安，两只巨手把握了
泰山与恒山，他的脊骨就是南北贯
通两千里的太行山。”卞之琳在《第
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中这样描
写：“太行山，新中国的圣山，三千里
一条脊梁，你从黄河边直伸到北平
近郊，在这次空前大规模的民族解
放战争里起了支柱的作用，华北的
大厦，中国的大厦，在将倾的时候，
幸而有你这一只独木，先来撑一撑，
然后大家来，终于撑住了。”这里都
借太行山意象歌颂了筑起新中国脊
梁的英雄精神。

尤值一提的是，抗战时期，朱
德、陈毅等中共高级将领均深入山
西前线，并留下了凸显“太行”意象
的光辉诗篇。如朱德的七律《太行春
感》：“远望春光镇日阴，太行高耸气
森森。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
伐心……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
儿共一樽。”作者借太行春一抒革命
豪情，歌颂了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
民的英雄气概。又如陈毅的《过太行
山书怀》：“太行山似海，波澜壮天
地。山峡十九转，奇峰当面立……决
策赖延安，太行天下脊。一九四二
年，苦战破铁壁。”诗中借太行山的
巍峨雄姿，写出共产党领导下抗日
根据地的豪气干云和艰苦战斗。此
外，赵树理的小说《李家庄的变迁》

《李有才板话》等作品中，也形象地
写出太行山地区开展的抗日斗争，
真实再现了“牺盟会”发动群众参加
抗战、实行减租减息、成立自卫队、
建立抗日根据地等活动，塑造了太
行民众不畏艰险、英勇抗日的群像。

三

当抗战的硝烟散去，经解放战
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成立，文学家也自然将笔
墨聚焦于新中国建设上。太行人民
所创造的业绩和“太行”意象，再一
次进入作家的视界。如人大代表申
纪兰率先实践和倡导男女“同工同
酬”，提案被写进宪法；劳模李顺达
的农村合作化实践在全国产生广泛
影响，他们的故事和形象很快出现
在文学作品中。这方面有青稞的《甩
掉扁担》《武侯梨》、长青的《入党那
年》等作品，再现了新中国建设者的
奋进精神。而独具特点的是，“太行”
意象总是贯穿于这些作品的人物形
象体系中，借文学化手法彰显劳模

们的英雄本色和顽强精神。如《甩掉
扁担》，写申纪兰所住的平顺西沟自
然条件恶劣，“连条正经道儿也没
有”“一到送粪、收秋的时节，全靠一
条扁担担去又担回。过去会编山歌
的人唱道：‘住在太行山，扁担不离
肩。腰板儿成弓，脚板长满茧’。”面
对恶劣的生存条件，申纪兰硬是带
领“十二姐妹”不畏艰难，靠人力修
通了上山的路。作品巧妙地借“太行
扁担”的意象，歌颂了社会主义主人
翁精神和改天换地的创造精神。再
如《入党那年》，也以“太行”意象为
底色：“一九三六年简直就是鬼门
关，打入夏起，山沟里就没见上一丝
阳光，黑压压云像座大山，压得人们
喘不上气来”，而“就在这年，八路军
在太行山建立了抗日政府，让穷苦
农民重新升起生活的希望”。我们看
到了“太行山”山沟之苦、交租之苦，
也看到觉悟了的农民建设新中国的
干劲和扬眉吐气的精神状态，而这
样一种新旧对比的艺术效果无疑与

“太行”意象的审美营造有关。
新时期以来，女作家葛水平的

长篇小说《活水》，以太行地区山神
凹村为中心写出了改革开放 40 年
的历史变化。这是个典型的太行山
村庄，“在向阳的陡坡圪梁上，零零
散散的窑洞错落有致铺排开，有住
在山圪崂里的，有凸显在土堆堆上
的，有些是独门独院，有些是几户一
起。眼面处，码在崖畔上的柴火垛子
搭晒着这家人的衣裳铺盖，便知道
那里藏着人家”。作家写当初人们川
流不息，从山里走向山外的世界，多
年后他们因“根”在故乡又回到村
子。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返乡创业，开
启了乡村新的希望，就像小说中描
写的：“当山神凹大面积土地种植了
旱地西红柿时，申小屠明白了，拥有
土地的人才能理解生活的美好。”

除了小说，纪实文学方面，蒋殊
的《重回1937》《沁源1942》等，将视
野倾注于太行太岳革命老区，记述
了当年老兵们的烽火岁月。其中，

《重回1937》更以口述实录的独特方
式，再现地处太行山腹地的武乡抗
日前线，形象而逼真地呈现了“一寸
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的武
乡全民抗战史。上述文学作品的书
写，让“太行老兵”“太行人民”这样
一些群像跃然而出，形象地阐释了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
理念，也将不泯的太行精神传递于
今，为新时代民族精神提供了红色
基因和血脉滋养。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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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贞富

夸父，是传说中与太阳竞走的一个巨人，是著名
的“夸父追日”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据说夸父与日竞
走，一直走到晚上太阳落下，口渴欲饮水，喝干了黄
河和渭水，又向北饮于大泽，没有到日落处而死于路
上。《山海经》与《列子》皆记载了这个神话传说。

《山海经》说，夸父最后把手杖抛出，化为邓林。
《列子》说，夸父把手杖抛出，用自己的血肉浸润生出
一片邓林。邓林即桃林。夸父的手杖当是权力的象
征，因为他是一个部族首领。夸父的“尸膏肉所浸生
邓林”，他当是一个为民解除灾害、为民造福的英雄。

桃林在何处？晋代杜预《春秋释例·土地名》云：
“桃林，《括地象》云在陕州桃林县。《山海经·西山经》
云：夸父之山其北有林名桃林，广三百里。”《四库全
书》编者按：“陕州，后魏置；桃林县，隋开皇十六年
置；而隋时桃林尚属河南郡，其以桃林属陕州，则唐
初制也；至天宝中以桃林掘得灵符，改为灵宝县。”

《水经·河水注》云：“水出湖县夸父山……湖水
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广圆三百仞。”湖县，今河南省灵
宝市。

河南大学教授李玉洁认为，夸父追日的具体路
线是，从新安和宜阳交界处的共水向西，一直到灵宝
西。夸父山是夸父的礼葬之地。

根据古代神话传说，正因为夸父的牺牲，今灵宝
一带才成为风水宝地。《山海经·中山经》云：“夸父之
山，其木多棕楠，多竹箭；其兽多牛、羬羊，其鸟多鷩

（bì），其阳多玉，其阴多铁。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
是广员三百里，其中多马，湖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
其中多珚玉。”晋郭璞注：“桃林，今弘农湖县阙乡南
谷中是也。”《山海经广注》云：“《寰宇》记夸父山，一
名秦山，在阌乡县东南二十五里。谚云：‘秦为头，虢
为尾’，与太华山相连。”夸父追日的故事，在河洛地
区广泛流传。 （《洛阳日报》）

夸父追日的传说


